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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与改革开放

忽培元

! !"#坚定了对于发展陕北经济提出的的方针

这也是马文瑞第二次见到牛玉琴时听
到她讲的。就是这样一位淳朴贤淑的农村妇
女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感召下，创造了惊人的
奇迹。马文瑞还欣喜地看到，在牛玉琴的带
动和影响下，周围 !"#$户农民也纷纷自发承
包黄沙，坚持在毛乌素沙漠南缘的茫茫沙海
里植树造林，%#年累计植树 %###多万株，将
&'##多公顷荒沙变成了绿洲，将风沙逼退 !#

多公里，为当地农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
环境条件，牛玉琴被誉为“治沙女杰”。这片
在陕西北部沙漠地区开辟出的人工绿洲，成
为国内外著名的治沙典范区，得到国家及有
关国际组织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曾将牛玉琴的治沙“奇迹”拍成电视
片，向世界各地推广介绍。

牛玉琴是中国妇女的骄傲，她的治沙事
迹感动了众人，人们纷纷解囊，资助她的治
沙事业，而她却将这些捐款全部用到补苗固
沙、改善基础设施和村民生活上。当马文瑞
得知她的 !!万亩林子价值已愈几千万，生态
效益更是不可估量。她自己的生活不仅异常
俭朴，而且还负债百万元，仍是“富林子、穷
劳模”时，便让赴陕北调研的笔者把他自己
的一笔稿费交给了牛玉琴，叮咛她要用于改
善生活。也就在这次代表马老的访问，了解
到就是这个“穷劳模”，却给榆林市靖边县东
坑镇金鸡沙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牛玉琴时
刻不忘乡亲。她依托沙地林子创建了一家综
合开发利用示范林场———加玉林场，利用林
场与西北电力集团公司合作，成立靖边县绿
源治沙责任有限公司，开展治沙养殖，现在
每年生产饲料 !##吨，每年养猪、小尾寒羊和
白绒山羊 !$#多只，带动和扶持了近百户群
众通过造林治沙实现了脱贫致富。马文瑞得
知这些情况，再一次欣慰地笑了。

当年，正是牛玉琴的率先行动，更坚定
了马文瑞对于发展陕北经济提出的方针。%#

年后他还说，“像牛玉琴这样的典型，值得在

全国大力推广。‘既要被子又要林子’
这是在 !"(#年 )月的陕北建委第五
次常委扩大会上通过的方针，现在的
问题是要进一步放宽政策，充分调动
群众种树种草，改变农业生态环境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要给予资金上
的援助、扶持。”
确定了明确的方向，农业发展关键还是

个投资问题，当时流行着一个提法：“农民是
土地的投资主体。”这开始在文件里出现，后
来形成了一些官员的口头禅。拿这个话语对
生计尚有困难的农民讲，那几乎就等于是搪
塞农民。这句“实话”连“画饼充饥”式的大话
空话都不如。马文瑞就很不爱听这句话，他认
为政府的官员讲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推卸自己
的责任，农民听了心里会发凉，土地也会因为
投资不到位而荒芜。当然，单纯依靠国家投资
也不现实，他主张最好实行国家投资和农民
群众劳动积累相结合；还可以把部分投资改
为周转性开发基金，钱就越用越活了。他的这
个主张果然见效。有了政府按项目拨的补贴
性资金，再加上农民承包经济和自营经济的
发展，马文瑞欣喜地看到，农村中新的经济联
合组织开始出现：一种是几户农民自愿结合
承包集体的大、中型农业机械和多种经营项
目；第二种是农户与农户之间自筹资金、设备
进行的小型经济联合；第三种是国家的农业
技术推广站、植保站，种子公司、畜牧兽医站
等农业服务机构，同农民订立技术服务合同
进行的某些联合；四是国营商业、供销社、社
队企业同农民进行的一些供、产、销方面的联
合。这些新型经济联合组织的出现，填补了大
包干后出现的家庭生产形势的社会服务空
缺，也打消了马文瑞一直担心的生产力发展
倒退和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问题。
“如果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不

惜使生产力发展倒退，那就不合算了，还会带
来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新生事物的
出现，亮出了农村和农业改革发展的曙光。”
在 !"('年 !月 !%日的全省三级干部大

会上，马文瑞同时还强调：“要进一步放宽农
业政策，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更大胆一点，
工作更扎实一点，坚持搞活农村经济、农工
商综合经营。对于农村中出现的这些新生事
物，一定要从生产的需要和群众自愿出发，
积极加以支持和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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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女友也被冤枉

钟雨清被隔离审查后第二天，楚妮突然
出现在校门口。乔寄虹和肖慧嘉吓了一跳。她
们知道，要是楚妮知道哥哥出了事，局面将不
可收拾。楚妮第一句话就问：“我哥呢？”乔寄
虹支吾说：“他去县城参加培训了，要好几天
才能回来呢。”
楚妮急得泪汪汪的。她告诉两位

女教师，妈妈马上要来七星河看他们，
现在已经乘上长途车；她那知青屋小
得转不过身来，她想让钟雨清跟学校
说说，能不能让妈妈在学校借住两天。
肖嘉慧想，坏了。乔寄虹却急中

生智，说：“没事啊楚妮，你妈来了，可
以住我们部队招待所。我来负责接
待。我会借个车，带着你妈去苍梧山，
游仙子湖。”楚妮这才破涕为笑，高高
兴兴回去了。
不知是因为颜公亮的营救呢，还

是“小刀子”在县里起了作用，一星期
后，校革会终于宣布解除对钟雨清的
隔离审查。恢复自由的那个早晨，钟
雨清一见乔寄虹，就激动得大叫：“乔
老师，这次多亏你了！”

乔寄虹却很平静，甚至有些冷漠，
只问了声：“你回来了？”钟雨清十分意
外。他知道自己能摆脱这场噩梦，全靠乔寄虹的
帮助，可她对他又如此冷淡，这是为了什么？他
说：“我想跟你说说事情的起因。我女朋友……”
乔寄虹打断道：“你不要说。我不想知道。”
钟雨清吃惊地看着她。他明白了，一提起

女朋友汪小琼，乔寄虹就反感。他还想说些什
么，忽又收了口。不知什么时候，肖嘉慧已经
站在办公室门口。她也是一脸惊讶，在她记忆
中，钟雨清与乔寄虹从来没有红过脸。
传达室老汤赶来告诉钟雨清，针织厂有

个姓汪的来电话，说她等在老街桥上，要钟雨
清去一次。乔寄虹跟肖嘉慧对望一眼，似乎都
在问：汪小琼来了？她也放出来了？
钟雨清一路奔向老街。他很想早点见到

汪小琼。这些天他想得最多的就是汪小琼。他
恨她，也留恋她；怀疑她，也想念她；诅咒她，
也担忧她……她的面容已经被他想烂了，以
至现在他要回忆起她的模样，竟然想不真切，
就剩下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
踏上又湿又滑的石板路，穿过镇上老街，

钟雨清老远就看到了汪小琼。她站在石拱桥
的最高处，落寞的身影显得十分单薄。
钟雨清走上桥，默默看她一眼，问：“你来

了？”她两眼含泪，默默无语。此刻正是涨潮时
分，寒风刮过河面，刮过小镇每个角落；浑浊
的河水从南方涌来，漂浮着木片、枯枝、稻草，
急速穿过桥洞，匆匆向北流去。

钟雨清问：“找我有事？”汪小琼
咬着嘴唇，欲言又止。钟雨清说：“你
们针织厂的人来找过我。有些情况我
已经知道了。”汪小琼问：“你知道什
么情况？”钟雨清说：“他们说针织厂
被盗 !*件出口运动衫，结果在你床
下发现了 (件。他们说这些衣服是你
偷的，还说你把我的信交给了保卫
科，还揭发我……”“他们污蔑！”汪小
琼突然叫起来，惹得路人一齐向他们
投来惊异的目光。

汪小琼说：“我没有偷什么运动
服！我从小就没有偷过什么东西！那
些运动服是别人放我床底下陷害我
的！我也没把你的信交上去，更没揭
发过你任何事情！这些信都是他们来
抄去的。我死活不肯放，他们就绑住
我，打我……”
汪小琼捋起衣袖，露出一片紫黑

色的伤痕，泪水夺眶而出。钟雨清看见那些伤
痕，心头划过一阵锐痛，就像自己在流血。
他没想到真相会是这样。自从收到魏丰

英那封信起，他就认定汪小琼做下了对不起
自己的事情。可实际上，汪小琼既不是窃贼，
也不是叛徒，她也是被冤枉的……
这是多事的一年，对钟雨清兄妹来说也

是不寻常的一年———
楚妮去天仓县城参加乒乓赛，获得了女

单冠军；一星期后，她在江海地区一场表演赛
中，竟接连打败男子单打的前三名选手，创造
了当地的一个奇迹。正好颜公亮的老部队来
物色体育尖子，在颜公亮帮助下，钟楚妮如愿
以偿成了一名体育兵。

钟雨清所在的教研组也发生了很大变
化。乔寄虹因父亲部队换防，一家人都跟着离
开了天仓县，办公室只留下了钟雨清和肖嘉
慧。乔寄虹走后，肖嘉慧大胆敞开心扉，向钟
雨清表露了爱慕之意，但钟雨清婉转地拒绝
了。他心里还是想着汪小琼……


